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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学与人类文明相处之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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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对话或死亡”，人类真的别无选择了吗?不!学会相处也许比对话更重要。对话，对于不同文明实体增加了解，寻求

共识，的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，然而，对话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诚如杜维明教授所言：“真正的对话是为了了解。

没有了解，不可能把对方转化为学 

习的导师。”[1]了解有的确十分重要，不过，即使有了了解，而没有一种己立立人的心态，同样不可能将对方转化

为学习的导师，甚至不能视为平等的朋友。假若了解，是为了获取对方的情报，以便敌制胜的话，那幺这种了解更让

人失望。在全球化的今天，不同文明实体、甚至相互敌对的文明实体如果不想同归于尽，就要学会如何相处。一句

话，学会相处，比练习对话更重要。相处是一种艺术，是一种智能，是一种生活态度，一种软的看不见的人文精神和

文化氛围。在西方文化中，有契约精神、法的精神，契约、法是硬的，冷峻的，然而匮乏软的看不见的相处之道、相

处的智能。故而，在历史上，十字军东征，世界大战，殖民主义统治、教案等等，层出不穷。在中国，有法难、教

案，但没有宗教战争；也曾攻异端，辟邪说，卫圣道，但没有制度化的宗教裁判处；有人文化成天下的担当，但没有

借助武力强行推销自己价值观念具体的举措。对于异质文明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；对自己的文明，“礼闻来学，未

闻往教”。中国文化，尤其是儒家文化本质是相处的智能。以色列人，巴勒斯坦人，没有学会相处之道，种族仇杀，

战争的悲剧一再上演，美国人不知道何以自处，何以与世界上不同种族、不同宗教信仰、不同政治制度、价值观念的

国家相处，只是一味逞其蛮力，让世界所有的民族与国家，都像它一样而整齐划一，让世界像美国，从而麻烦不断。

9·11后，一个匿名电话，一份邮件，一声枪响，举国惊恐，大有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之感。这不是美国人之富，而

是现代文明的悲哀！人，何以自处?何以与人相处?何以在家、国、天下中相处?乃至何以与天地万物相处?一直是儒家

学者思考的中心。儒家的挈矩之道，忠恕之道，仁民爱物的情怀，天下一家意识等等，都是相处之道，相处的智能。

开发这种智能对于今日的人类，显得尤为重要。 

二、儒家的“忠恕之道”与文明相处之道 

忠恕，始见于《论语》。“子曰：‘参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’曾子曰：‘唯’。子出，门人问曰：‘何谓也?’曾子

曰：‘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’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在孔门高足曾子看来，忠恕贯穿孔子学说的主线、核心。何

谓忠?何谓恕?就字面意义上说，中心之谓忠，如心之谓恕。忠有忠诚、公正、无偏不倚之意，如孔子说，“为人谋而

不忠乎?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．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。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）“子贡问友。子曰：‘忠告

而善导之，不可则止，毋自辱焉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“子曰：主忠信，徙义，崇德也。”“言思忠”（《论语·

季氏》）《礼记》有“瑕不擒瑜，瑜不拚瑕，忠也”之说。然而忠这种意识或品质是在与人谋、与友交、事君等关系

中或道德实践中呈现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的一种德性。在《论语》忠与恕意义不同，恕近于仁或者说是仁，忠则不及于

仁。《论语·公冶长》载：楚国的令尹子文，三次被任命为令尹，无喜色，三次被罢官，也无怨色，在政权交接的时

候，他都把一切工作交待的清清楚楚，子张问孔子，子文算不算仁。孔子认为，子文可以称得上忠了，但仁还不够。

而恕在《论语》中就是仁。“子贡问曰：‘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?’子曰：‘其恕乎!己所不欲，勿施于

人。’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恕道就是仁道，“仲弓问仁。子曰：‘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

施于仁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《孟子》也有“强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”《孟子·尽心

上》）《中庸》讲到忠恕之道其实讲的是恕道，它说：“忠恕违道不远，施诸己不愿，亦勿施于人”。“施诸己不

愿，亦勿施于人”，是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另一种表达。而后世学者大都释忠为诚，为天道，为体，为本，为

源，而释恕为人道，为用，为末，为流。如程子说：“以己及物，仁也；推己及物，恕也。违道远是也。忠恕一以贯



之：忠者，天道也；恕者，人道也。忠者无妄，恕者所以行乎忠也。忠者体，恕者用，大本达道也。”（《论语集

注》卷二）朱子解释，“尽己之谓忠，推己之谓恕。”（同上）薛碹认为，忠如水之源，恕如水之流。他不同意朱子

的理解，指出《论语》是“借忠以明一之体，借恕以明贯之用，故知尽己推己其施无穷，则知一贯之理无不尽也。”

[2]元人戴侗作《六书故》，其训忠谓：“尽己致至之谓忠”，“反身而诚，然后能忠。能忠矣，然后由己推而达之

家国天下，其道一也。”其训恕谓：“推己及物之谓恕。己欲立而立人，已欲达而人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，

恕之道也。”[3]实际上，与后世突出忠不同，而《论语》突出了恕道精神，忠恕合用时，重点在恕或者说落实于

恕，自程子以下，对忠恕的理解大都超出了《论语》意义的界域，尤其是对忠的理解与《论语》中的忠的意义已经相

差太远。时下有一种说法颇为流行，认为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”是忠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是恕，

这种说法认为忠是积极的仁，恕是消极的仁，是仁之一体两面。这种说法顺宋明儒者言，未必合乎《论语》的原意。

叩紧《论语》言，忠是在自我在道德实践中所应呈现出公正无私的心理状态，恕是仁道的具体体现。无论是从积极方

面的仁，还是从消极方面讲的仁，都是恕，戴侗对忠恕的训释接近《论语》的原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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